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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家在通辽正东八十里的前黑坨子
村，村前有一条小河。

离前黑坨子村四里还有一个后黑坨子村，
如果上溯前八十年，黑坨子村只有一个，建在
北面的西辽河边上。那年代的西辽河水量充
沛，每到汛期，浊浪掀天，惊涛拍岸，不羁的西
辽河水无数次破堤而出，黑坨子村房倒屋塌，
饱受洪水之害。

当年，姥姥家就住在后黑坨子村，大舅朱
长富当过村长。几次洪灾后，他发现村南有
一 处 方 圆 三 里 的 荒 地 ，竟 然 躲 过 了 几 次 水
灾。于是大舅决定移民此处，他领着家人第
一个带头在新址盖房，选址当天，从上游冲下
一个巨大的木排，这木排也不知来自哪府哪
县，如神助一般，恰好停在大舅准备建房的位
置。于是，大舅向西辽河源头拜了三拜，将大
木排留下，拆开正好够三间房子的檩木。老
朱家第一个在此安家，一半村人追随而来，另
一半村民故土难离留在原地未动。从此一分
为二，形成前后黑坨子两个村，像一对孪生兄
弟，同祖同宗，守望相助。

姥姥家离开了北边的大河，又靠近了村南
的小河。这条小河蜿蜒曲折源远流长，早年
间我的一位舅舅曾骑着一匹识途的老马去寻
找小河的源头，走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也没
有行到水穷处，只得打马返回，他说这条河就
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

小河紧傍着高大黑沙坨（黑坨子村因此得
名），黑沙坨左右各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泡子，这
两个泡子千百年来涝未见满旱未见干。如果
把黑沙坨比做一条青龙，那两个泡子就是龙
的眼睛，而那条小河活像龙须。

进坨子南行半里，是村人祖先的墓地，我
七岁那年清明时节，姥姥曾带着我还有一名
刚刚嫁入朱家的舅母去给先人上坟。那年代

没有墓碑，姥姥找了一圈儿，在一个坟头伏地
便哭，正哭得痛快，这家坟的后人赶来说：“朱
大婶，你在我家坟上哭啥呀！”

姥姥竟哭错了坟！
少年的时候，学校放暑假，我无数次去姥

姥家度假，黑坨子就是我的世外桃源香格里
拉。我们表兄弟五六个人整天长在小河边，
河边有一大片瓜地，六十多岁的大舅已不当
村长，正在给生产队看瓜。有一次，我和表兄
弟路过瓜地，他独独叫住我：“老白外甥！”我
走过去，他递给我一个大香瓜，说：“你自己
吃，别让他们看见。”

深秋的时候河水见少，鱼汛来了。我和表
兄弟们用拉网把一丈多宽的小河拦上，在一
尺多深的水里捞鱼。比我们大七八岁的表哥
朱申田路过河边，对我们这帮小孩儿的捕鱼
办法十分不屑，认为我们不可能捉到大鱼。
没想到他刚刚转身离去就有鱼群撞网，我们
几个十来岁的小孩儿接连捉到五六条二斤多
的大鱼。穿着半湿的衣服满载而归，一路上
欢声笑语，心花怒放。

当晚，姥姥用农家酱做红烧鱼，感觉胜过
三牲五鼎，美味奇绝。

姥姥是黑坨子的原住民，她对前后黑坨子
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姥姥身体强健，经历
两 次 鼠 疫 大 难 不 死 ，第 一 次 鼠 疫 她 就 得 上
了。据说是姥爷用鞋底子蘸凉水拍打后背方
式把姥姥救回来的，此后，姥姥百毒不侵，一
辈子几乎再没得过什么病。

第二次鼠疫，黑坨子村死了近百人，姥姥
在这次鼠疫中失去了六位近亲。全村人都住
在坨子里避难，家中尸体无人敢去收敛，姥姥
独自一人，赶一辆牛车将亲人尸体拉到墓地
掩埋。

后来，六十多岁的姥姥进了城，冬天住在

我老舅家，夏天住在我父母家。寒来暑往三
十年，直到九十四岁无疾而终。

亲人们为姥姥送葬，我站在灵车上为姥姥
执绋，灵车开向黑坨子，开到小河边，一幅令我
无比感动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只见前后黑坨子
村的数百村民头戴白纱齐刷刷地跪在小河边，
如一条白色的花圃绵延半里直接墓地，这情景
我至今难忘，滚滚热泪当即夺眶而出。这些村
民已恭候多时，他们用最纯朴最虔诚的方式迎
接这块土地的先民——村中的最年长者叶落
归根。姥姥从此长眠在小河边上，至今已二十
五年了。

我是一个远足爱好者，前年和驴友徒步走
到前黑坨子，刚刚进村有人招呼我的名字，转
头望去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仔细辨认原
来是表哥朱申田，他乡音无改鬓毛衰，当年那
个风流倜傥的捕鼠青年，如今已是须发皆白
的古稀老人。他领着我们奔向他家，他买下
了当年知青集体户的院子，翻盖了一栋高大
的瓦房。

表哥表嫂以小鸡炖蘑菇，又炒了几个菜尽
地主之谊。我说：“不必客气，你们平时吃啥我
吃啥就行了。”表哥说：“我们天天吃这个。”

当晚住在他家，聊起黑坨子的往事和亲人
的命运沉浮，聊起新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
表哥说，如今的村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大瓦
房，全村全部脱贫，挨饿受冻这个词早被遗忘
了。我们直唠到半夜时分，这时村里灯火明
灭，鼾声渐起，我感慨万千，先人远去，感恩在
心，总感觉自己离开了很多年，现在重返故
乡，已如隔世……

再打听姥姥家门前的那条小河，遗憾的
是，已干涸多年。小河虽然干涸了，但是它仍
然在我心中流淌，蜿蜒曲折，涓涓不息，流过
曾经的岁月。

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消散了春秋战国无数飞
扬的尘土，暗淡了三国两晋不尽的剑影刀光，模糊
了五代十国繁荣的街市，剥蚀了宋元明清殿前宏
伟的琉璃。岁月流逝，留下的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也正是这种精神，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说到民
族精神，我想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这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民族
大家庭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事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的自然灾害席卷
中国大地，江南地区受灾严重，很多父母无力抚
养孩子，将他们送到上海保育院，一时之间大量
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随着弃婴越来越
多，保育院也面临着巨大的救助压力。周恩来
总理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夫主席达成共识，把上海的 3000多名孤儿送到

内蒙古草原交由牧民抚养，这些孩子被牧民们
亲切地称作“国家的孩子”。虽然条件艰苦，但
孩子们依然得到了最好的照顾，草原母亲用最
温柔的爱给了孩子们一个家。

“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是彼
时“草原母亲”对“国家的孩子”的承诺。收养一
个孤儿叫善良，收养3000国家的孤儿，是民族的
博爱，这些国家的孩子和蒙古族额吉共同书写
了超越民族、跨越地域的传奇故事，草原额吉用
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让我们看
到56个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作家路遥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世界上有太
多美好的地方了，但是那里有黄河吗？那里有黄
山吗？那里有长江吗？那里有长城吗？没有，所
以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

古有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他们身上的民
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在当今这样一个和平时代，
从何体现？“爱自己的语言，爱自己的文化，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
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
抱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公民，一个中国人最起
码的素养。一个人爱国的力量虽然小，但汇聚
点滴之后，就可以成为庞大的中国力量，推动我
们国家的进步，推动民族的复兴，这是我们每一
个人肩膀上的责任。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
姐妹是一家。”我们从小就传唱的歌又一次响在
耳畔。让我们携起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把祖国北疆这
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找宿，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四十多年前的
词，就是家里住不开了，到别人家借住两宿。

在我十七岁之前，家里只有一间半房，正
屋一铺南炕，北侧还有个能住两人的小屋。在
我十来岁时，哥哥姐姐就去了外地上学工作，
家中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我们都住在南
炕。时间一长，土炕的炕洞里就会於下的灰
土，炕洞的立砖上挂满焦子，影响排烟，所以，
每年初冬，父亲都要扒炕，清理炕洞。每次扒
炕，父母和弟都得挤在小屋住两天，而我只能
去找宿。

找宿，可和现在的孩子们为了玩到同学家
住两宿不一样，那时候，家家住房条件都不好，
亲戚朋友住的都是公房，多数都是一大家子六
七口人住在一间半的房子里。去谁家，都是和
人家哥们弟兄抢地方，一住就是三四天，自己
都不好意思。再则，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好，也
没件像样的线衣线裤，贴身穿的就是短裤，睡

觉时都是光着膀子，实在有点难为情，所以，每
次去找宿我都老大不高兴，噘着嘴接受父母的

“任务”。
去找宿的人家通常都有和我合得来的小

哥们、小同学，否则就会更尴尬了。找宿的时
候，我会在家把作业都写了再去。那年代，没
有电视，和小伙伴一起翻看不知道已经看过多
少遍的小人书，赶上停电，就衣服一脱，既不刷
牙也不洗脚，早早钻进被窝，唠唠小朋友间的
乐子事。说睡觉，眼睛一闭就到天亮了。我还
爱面子，早上人家大人一起来做饭干活，我就
觉得自己再不起床就会让人笑话，所以赶紧轻
手轻脚地起来穿好衣服一溜烟儿跑回家。

当时有户人家，我们两家大人关系很好，
我叫男主人杨叔，他家虽说也是一间半房，但
是南北炕，四个孩子都不大，老大是男孩，和我
同学，还算宽敞些，杨叔杨婶为人也和顺，从不
打骂孩子，我们去了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

在他家住感觉随便，不拘束，所以，去杨叔家找
宿的次数最多。杨叔家不仅小人书多，有时候
我们这几个孩子还能玩上一阵扑克，有两次早
晨起晚了，我还在人家吃过早饭呢。

除了到亲戚朋友家找宿，场部的值班室我也
住过，但是次数很少，那里我也真不愿意去住，炕
席、被褥都黑乎乎的，气味十分难闻，室内还灰土
暴尘的，值班打更的都是大人，和我没话儿，时不
时还来人唠闲嗑。

当然，在当时找宿不是我一家的事，左邻
右舍，屯里屯亲的多了，扒炕要找宿，家里来亲
戚住不开了也要找宿。我去人家找宿，人家也
有来我家的。记得老姐就把她的小姐妹领家
来，她俩住在里间小屋，只有她俩都进了里间
屋我才敢脱衣服进被窝睡觉。

时光荏苒，自己也年逾五旬，住着宽敞明亮
舒适的楼房，但经历过的岁月，永远不能忘怀。

（作者单位：库伦旗人民检察院）

要数一数通辽市十年来的新变化，大家一定会
如数家珍般说出好多，但令我最深刻的莫属从“大象
广场”到“万达广场”的变化……

十多年前，一次来通辽培训的经历让我初识大
象广场。如今，大象广场西侧建成的集地产、商业于
一体的万达商业购物中心已成为通辽市新地标性建
筑和休闲打卡地。虽然两只可爱的大象和浓缩的文
体广场还在，但“大象广场”却逐渐被时尚的“万达广
场”所取代。

当年，在科区党校前有一处普通的社区广场，在
广场的东南角，为了美观市政部门将园林加水井建
成了一大一小两只憨态可掬的大象的形状，此后市
民们便亲切地称这里为“大象广场”。

大象广场中心建有两座相邻而不相接的圆形花
坛，花坛中四季常青的树木，与秋日里盛开的鲜花交
相辉映，把广场装点得生机盎然。广场南部和西部
几处新颖别致的居民小区刚刚建成，周围正在紧张
作业的二十几座建楼塔吊见证了这座塞外明珠的日
新月异。

早晨，很多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围绕着广场跑步，
广场北侧是中老年人的天地，他们伴着广播播放的
乐曲打着大极拳，广场南侧一群身着传统武术服装
的人们在一招一式地舞动着长剑。

白天，广场的花坛边会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休
息，晴朗无风的日子，广场上还会有很多人放风筝，
到了晚上，广场又成了市民欢乐的海洋。

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人们来到广场上休闲放
松，有西装革履的先生，也有着装靓丽的女士，有年
近八旬的老者，也有活泼天真的孩子，有举止文雅的
白领，也有朴实厚道的工人，有来旅游出差的外乡
人，也有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农民工……

夜幕降临，广场两侧的照明灯陆续地亮起来，广
播里传来了旋律优美的舞曲。

广场管理中心楼前常活跃着一支秧歌队，这是
一项参与人数最多的文体活动，多的时候有二三百
人。走在秧歌队伍前，头带珠花，身着统一制服的秧
歌队员相对固定，跟在后面的则是服装各异的自愿
参与者。科尔沁秧歌很有特色，融入了一些蒙古族
特色的安代秧歌的特点。在指挥者响亮的哨声和独
特的手势指挥下，几百人的秧歌队伍千变万化，舞姿
优美。

随后展开的街舞是一项更适合年轻人的运动，
伴着欢快的舞曲，扭动腰肢，挥动双手，点踏轻松现
代的舞步，享受时代快速变化的气息。街舞过后是
交际舞，舞曲响起，一对对舞者挽手走入舞场，无论
是热恋的情人、恩爱的夫妻、紧密无间的同事还是素
昧平生的外乡人，都可以入场翩翩起舞，传达友谊，
享受生活的美好。

初夜的大象广场歌声阵阵，舞姿浪漫。广场西
侧是少年儿童的天地，他们有的穿着旱冰鞋在广场
穿梭，有的在家长的呵护下玩着千奇百怪的电动玩
具。广场东侧路灯下，几十组人在玩扑克、象棋，而
在广场东南角至花坛边，北滨河乐队别具一格的演
出给整个广场活动增添了高雅的色彩。北滨河乐队
是一群由个体、退休老工人和老干部组成的民间乐
队。十二三位手持二胡、马头琴、手风琴、笛子等乐
器的演奏者成扇形排列，领唱的男士围在左边，女士
围在右边，周围的观众如果熟悉演奏的曲目，可以跟
着哼唱。“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唱支山歌给
党听”、“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一
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们感受着生活的幸福和
美好。

走进大象广场，你就会爱上大象广场。有的人
从秧歌队下来便跳起了街舞，有的舞罢一曲又在北
滨河乐队当起了歌手。这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这
里是欢乐的王国。

夜色渐浓，广场活动结束的时间到了，人们带着
愉悦和汗水渐渐地离去。这汗水会洗去他们一天的
忙碌与疲惫，这愉悦会让他们以新的风姿去迎接和
创造明天。

休闲的人群散了，广场边的两只大象憨态依
旧；周边高耸的塔吊停止了作业，万达购物中心灯
火璀璨，西拉木伦大街上车流不息……


